
新区教育：面对那些沉默寡言或情绪封闭的学生，您如何通过日常

互动帮助他们重新“听见”自己的感受？请分享一个学生从“不敢表达”

到主动讲述心声的转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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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面对不肯开口说话的学生，她们这样做……
——不止于“副科”老师系列报道（二十一）

听见沉默的回响：助力封闭型学生看见自我心声

本期访谈，两位心理老师皆秉持不催迫、不刻意改变的教育理念，用温柔的接纳与慢节奏的陪伴，安放

每一份难以言说的青春期心事，帮沉默的学生重新听见自己的心声。面对因家庭情况和辗转求学陷入情绪

封闭、不敢表达的学生，孙英飞老师以松弛持久的日常互动传递尊重，用陪伴消解抵触；毛奕晨老师则克制

干预冲动，以纸笔为学生搭建安全的表达缓冲带。

我校是一所接收大量新居民子
弟的初中学校，本地不少学生也来
自传统渔民家庭。正值青春期的初
中生，本身情绪敏感、自尊心强，渔
民家庭孩子习惯隐忍，新居民孩子
则常因辗转求学缺乏安全感，因
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沉默寡言、
情绪封闭，不敢倾诉、不愿表达。作为
专职心理教师，我始终相信：青春期
孩子的沉默不是叛逆，而是无人承接
的情绪。日常温柔有分寸的细碎互
动，能慢慢叩开他们封闭的心扉，让
他们重新听见自己的心声。

心理课堂：观察学生心理状态
的主要场景

读初二的小宇，是典型的渔民
家庭少年。他的父亲常年出海作

业，很少在家，加上父母性格沉默
寡言，家中很少有情感交流。进入
初中后，学业压力增大，小宇愈发
沉默。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情绪分
享环节，全班同学都踊跃发言，唯
独他始终低头静坐，双手紧紧攥着
课本边角，坐姿拘谨僵硬。每当我
邀请同学分享感受，他立刻收紧嘴
角、躲闪目光，用极致的安静隔绝
所有互动，是班级里最不起眼的

“沉默者”。
面对这样的学生，当众提问、刻

意鼓励只会加重他的羞耻感与抵触
心理。于是，我选择以松弛、持久的日
常关注陪伴他。每节心理课，我会特
意给予他温和的眼神回应，分发学习
单时轻声道谢，小组活动为他安排低
压力的简单任务。我始终传递一个信
号：沉默无须愧疚，表达不必勉强，你
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被尊重。

在一次“看见自己的情绪”主题
心理课上，我让同学们用色彩涂鸦
当下的心情。其他同学落笔流畅，
唯独小宇迟迟不动笔，指尖反复揉
搓画笔，眼底藏着八年级学生不该
有的沉重与低落。课后，我单独留
下他，轻声跟他说：“不想画也没关
系，不想说话也可以，老师陪你坐
一会儿。”

良久的沉默过后，青春期积攒
的情绪终于破防，他红着眼眶小声
说：“爸妈那么辛苦，我要是不开
心、闹情绪，就是不懂事。”我瞬间
明白，孩子的封闭，是长期自我压
抑的结果，他早已习惯否定自己的
感受。我耐心告诉他，体谅父母是
成长，但青春期的孤单、不安和压
力都是真实的情绪，这不是矫情。
在持续几节课的引导后，小宇慢慢
卸下心理防备，从敢于抬头对视，
到轻声回应，最终在一次课堂分享
中，主动讲述了自己害怕家人出
海、独自留守的孤单，真正完成了
从不敢表达到愿意倾诉的转变。

心理咨询室：守护新居民学生
心灵的港湾

初一的小诺，是随务工父母转
学而来的新居民子弟。新的环境、
新的人际关系、陌生的方言，让原
本内向的她彻底封闭自己。青春期
的女孩心思细腻敏感，频繁的转学经
历，让她极度缺乏归属感。她从不参
与课间同伴交往，总是独自蜷缩在咨
询室旁的走廊角落，安静发呆，把所
有情绪藏在心底。

对这个孩子，我始终保持适度
的距离感，只用日常细碎的温柔传

递安全感。偶遇时轻声问候，考试
前简单叮嘱，独自静坐时默默递上
水杯，从不刻意追问她的心事。

我在咨询室设置了“情绪树洞
笔记本”，告诉所有内向学生：不善
言辞没关系，文字是最好的表达。
起初小诺只是远远观望，慢慢会趁
着无人时翻看笔记本。终于有一
天，她在本子上写下了自己的心
声：“大家都有熟悉的朋友，只有我
是新来的，我怕说错话、怕被排挤，
更怕刚熟悉就要分开。”

简短的文字，道尽了自卑与不
安。我认真写下回复，接纳她所有
的胆怯与焦虑。一来一回的文字沟
通，渐渐消解了她的防备。从路过
咨询室的轻声问好，到主动推门进
入，小诺慢慢打开心扉，主动和我
倾诉转学的焦虑、融入集体的困难
和青春期的自卑敏感。

两个学生的蜕变，让我深有感
触。渔民家庭孩子的隐忍、新居民
子弟的漂泊感，叠加青春期的心理
特质，让很多孩子选择封闭情绪。
作为心理专职教师，我们无须急切
干预、不必刻意改变，只要报以尊
重和陪伴，慢慢靠近、静静倾听、温
柔接纳，让每一份不便言说的青春
期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

作为心理教师，这两年我常常
陷入一种焦虑：为什么学生们总是
不能多说几句？他们的话是我提
问、引导的线索，但是很多孩子明
明憋着情绪，最后却只是摇摇头，
一言不发，那些领着孩子来求助的
老师或家长，往往又会催促：“你倒
是跟老师说说啊，你到底在想什
么？”我站在一旁，看着孩子的眼眶
越发湿润，嘴唇抿得更紧，心里发
酸：我该怎么做呢？

当时她读高二，是被班主任半

劝半拉带到咨询室的。坐下后就把
书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盾牌。
班主任跟我说，她在班级和同桌闹
了别扭，据说被几个人孤立了，但
问她具体怎么回事，只是摇头，红
着眼圈说“没什么，我没事”。

第一次面谈，我所有的提问都
撞在了棉花上。我问她最近睡眠怎
么样，她点头；我问饭菜合不合胃口，
她摇头。最后我问：“如果不舒服，可
以跟老师说说吗？”她把头埋得更低，
半晌，挤出来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表达不出来，不想说”。

我脑子里飞速闪过培训时学的
共情技巧、开放式提问，这些标准
的拼图，却卡不到空缺的位置上。
她好像一个人站在迷雾里，明明心
里翻江倒海，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
词来表达。我没有再逼问，从抽屉
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轻轻推到
她面前。

“现在不想说就不说。但情绪
这东西，憋在心里太难受了。如果

你愿意，可以把它们写在这张纸
上。不用管语法，不用管字迹，哪
怕是乱画的线条都可以，我不会
打扰你。”

她迟疑地盯着那张白纸，我转
过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发呆，几
分钟后，我的身后传来极轻微的

“沙沙”声，那是笔尖摩擦纸张的声
音。等我再回到她身边，她已经停
笔了。纸上写满了“没事”“对不起”

“别管我”，我拿过那张纸，指着那
些重复的“没事”，轻声问：“写了这
么多‘没事’，心里会觉得稍微松快
一点点吗？”她看着我，眼圈一下子
红了，点了点头。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都先给
她一张纸、一支笔。有时候她写，有
时候她只是拿着笔发呆。慢慢地，
纸上的内容变得具体，从单一的

“不开心”变成了“今天午饭很难
吃”“她们的零食没分给我”。这样
持续了两周左右，直到有一次，她
写下如下内容——其实我很生气，

她们凭什么那么说我。我看着那力
透纸背的字迹，试探着问了一句：

“这个‘生气’，如果能用一个声音
发出来，你觉得会是多大？”她愣了
一下，没有动笔，嘴唇却动了动：

“很小。”我忍着欣喜与激动，继续
轻声问她：“哪怕是很小的声音，也
想发出来吗？”“嗯，我要说，不想憋
着了。”那一刻，我知道那扇紧闭的
门终于被推开了一条缝。

后来，她进门后没再找我要纸
笔。她开始用语言袒露自己，从如
何拒绝同桌的无理要求，到面对对
方不悦时内心的拉扯，乃至最后那
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听着这些鲜活
的细节，看着她眼中褪去躲闪、生
出光泽的模样，我更加确信：教育
的本质，有时恰是学会克制干预的
冲动。对于“表达失语”的孩子，真
正的疗愈，始于提供一个即使沉默
也足够安全的空间，始于我们愿意
放慢脚步，陪他们一起寻找那根能
撬开心门的杠杆。

纸笔为引，静候星光

岱山东沙中学 毛奕晨

沈家门一初 孙英飞


